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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风，指士林风气，体现了特定时代中士人群体带有

的共性的精神面貌。南宋中期灭国的现实，促使负有强烈

使命感的文人对民族危机愈加忧心，此时士风一扫北宋末

期的隐逸颓废之气，呈现出激越扬厉的昂扬风貌。文人期

望报国杀敌，恢复中原，在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士

风的影响下，爱国精神成为南宋中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学

术界对此问题缺乏深入探究，故本文从士风与文学的关系

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一

宋词，在产生之初是用来充当娱乐工具的，逃不出

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框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引

“上厕则阅小辞”，正说明了词体地位的低下。虽然经过

柳永、苏轼、周邦彦等人的变革，词在内容和境界上发生

了很大改变，使得吟咏性情、抒发一己之思的作品大量出

现，但纵观北宋词坛，表达情爱、离愁别绪等的婉约作品

依旧是主导并占据词体创作的绝对优势。

南宋中期，在经历了刻骨的亡国之痛后，爱国志士奋

起救亡，士人思想中的淫靡之音被爱国激情所涤荡。此时

的南宋词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爱

国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中期文学的中心主题。

南宋词人陈亮，一生为了复国多次上书，反对妥协

投降，为抗金救国呼号奔走。他的激愤言论与爱国行动招

致主和派的嫉恨，多次被捕下狱，被世人称为“狂怪”。

陈亮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

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

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

海自振！”在他的词作中如此高昂的爱国情感亦有体现。

且看这首《水调歌头》：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

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

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

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

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隆兴和议”后，宋金定为叔侄关系。公元1185年

12月，宋孝宗命章森（字德茂）为贺万春节正使，陈亮作

这首《水调歌头》为章德茂送行。此词采用通篇议论的写

法，言辞慷慨，充满激情，陈亮从消极的事件中敏感地发

现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开掘词意，深化主题，使作品表达

出不甘屈辱的正气与誓雪国耻的豪情，这首《水调歌头》

正是他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

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

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

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

辛弃疾是南宋中期爱国士风的最高代表，一生为抗

金复国奔走呼号，先后撰写了《美芹十论》、《九议》、

《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惟疏》等多部政治军事论著。在《自

治》中，他批判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

于中原”[1]的亡国论，坚定地“以光复旧物而自期”[2]。且

看这首《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

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

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杨  阳  郭艳华

摘  要：南宋中期处在与金、西夏的对峙形势中，民族危机加剧，爱国士风高涨，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坛创作。

鉴于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缺乏全面立体的探究，故本文从文学与士风的关系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

作的影响。

关键词：南宋中期  爱国士风  词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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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时在知镇江府。

针对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词人有深思熟虑的策略布局与

军事构想并据此积极备战。然而统治者用其人不用其志，

败局已露端倪，辛弃疾此时十分担忧，写下了这首被称之

为“稼轩体”中“第一”（杨慎《升庵诗话》）的名篇。

词中以老将廉颇自喻，如今虽已年迈，一得其用，仍有杀

敌报国之决心，彰显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此词将史

实、人物、心境浑融一体，在词人的人生体验中重新整合

成大气包举、生气远出的审美灵境，沉郁激壮，不得不

言又不能尽言，味之无极。“辛稼轩……一腔忠愤无处发

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3]

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二》中说：“北伐之

举，宗社稷安危之所示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

者不数人。”[4]爱国情怀在南宋中期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多

有反映，如“腰下三尺光芒剑”（《贺新郎·弹铗西来

路》）的英侠气概，“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

不甘。”（《沁园春·万马不嘶》）的雄心壮志，“只待

功成方肯退”（《念奴娇·留别辛稼轩》）的报国信念

等，正是当时爱国情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

二

宋诗的成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北宋初期的诗歌主

要是对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以白体、晚唐体、西昆

体为代表，成就不高。随着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展

开和深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大家打开了宋

诗创作的新局面，宋调开始成熟，在内容上重视民生，

精于议论，形成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后，江西诗

派在艺术技法上独树一帜，“脱胎换骨、点石成金”，

但其思想内容大多成就不高，因此让自身已经成熟的宋

诗再现辉煌的重任就落在了南宋诗人的肩上。在南宋高

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面对国家分裂和人民遭受

苦难的现状，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无一不以兴邦为民为

己任。因而，抒写爱国之志，奏响爱国之音，成为了南

宋中期诗坛的主旋律，宋诗也在奋进激励的爱国士风影

响下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孝宗本纪》中记载：“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南下，

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

其愤，请率师为前驱。’”[5]每当其侍奉高宗，“必力陈

恢复大计以取旨。”[6]宋孝宗内心时刻不忘恢复之志，曾

宣称：“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

责？”[7]宋孝宗所作之诗，亦颇寄寓恢复之志。且看：

“屹然天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敌

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

“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

规恢须广大。”（《新秋雨过述怀》）

“春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物滞欣逢

泰，时丰自此多。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

（《春晴有感》）

陈岩肖在《庚溪诗话》论孝宗恢复之诗曰：“今上皇帝

以英睿之姿，哀文圣作，焕然超卓。方居王邸时，从太上皇

帝视师江左，经由京口，题诗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

弹压东南二百州。狂敌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辞

壮而旨深，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孝宗躬受内禅践祚以

来，未尝一日暂忘中兴之图，每形于诗辞。如《新秋雨过述

怀》、《春晴有感》，观此则规恢之志大矣。”可见宋孝宗

作诗以自勉，时刻不忘收复故国之志。

除却帝王，南宋士人也将一腔爱国热情喷洒在诗作

中，陆游便是其中的黄钟大吕。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

注》中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

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碰面，才会

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

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与军机以后开始

写的。”[8]且看《金错刀行》：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

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

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

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孝宗乾道八年(1172)正月，陆游赴南郑任官。南郑位

于宋、金对峙的前线，这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的从军生活，给陆游以深刻印象，这首《金错刀行》写的

正是他在汉中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火热的军旅生活大大激

发了陆游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

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诗

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

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

豪感和国家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

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爱国士风的

最佳体现。

南宋中期，现实中的残酷失意与个人执着的复国理念

的碰撞必会在文学上得到释放，产生带有强烈个人爱憎情

感与理想追求的文学作品。“收取关河报明主，云台烟阁

伫奇勋”（周必大《寄题张元善总领新作楚观》）的建功

理想，“艰难念时事，留滞岂身谋”（张孝祥《黄州》）

的爱国情怀等，都是当时爱国士风的突出代表。南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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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的现实时刻刺痛着那些“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人，雪洗国耻、驱逐夷狄成了士人无法解开的情结，因

而，这时期产生的大量具有鲜明爱国主义倾向的诗歌作品

是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对南宋末期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影

响深远。

三

发愤为诗，发言为词，都是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影响

下士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再现。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说：“一

个作家总是从它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他的创作冲

动首先总是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澜。

这种情感的波澜，不但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

提起笔来；而且他的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

澜，是朝哪个方向奔涌；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

于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9]从这个角

度讲，南宋中期文坛上出现的大量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

爱国主义作品，是对爱国士风的继承和发扬，具有深刻的

李清照作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

爱。她的词作语言朴素通俗，感情深沉真挚，风格清丽婉

约，赢得历代词评家的高度赞赏。如明代杨慎在《词品》

中写道：“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

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沈谦也有

这样的赞语：“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

色。”就连对李清照颇有微辞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

不得不承认李清照“才力华赡，逼近前辈”，“若本朝妇

人，当推文采第一”。然而，这样一位堪称千古绝唱的女

性，这样一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

《雨村词话》）的词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在深信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人面前，显然是不合流俗的。加

之她的晚年又遭遇了丧夫亡国之痛，这些都为她的人生涂

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

识。从她的词作中，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作者精神的苦闷，

内心的寂寞和对自己不幸人生的感叹。易安词就是一位旷

世才女的一曲曲人生悲歌。

一、追求人生价值而不得的苦闷与无奈

李清照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李格非是著名学者，官至礼

部员外郎，且以博学名闻朝野，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之

李清照词思想意蕴探析

○王彦颖

摘  要：李清照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语言朴素通俗，感情深沉真挚，风格清丽婉约。她的词以表现自我为中

心，抒写内心的真情实感，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及在遭遇婚姻困

扰之后的愁苦和在承受家国沦丧重创之后的种种深哀巨痛。

关键词：李清照  易安词  思想意蕴

时代特征和审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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